
自從一八七七
年初在俄羅斯莫斯
科大劇院首演，芭
蕾舞劇《天鵝湖》
已是全世界舞台常
演常新的經典，經
由不同文化背景的
編舞及舞者改編、

再詮釋，不斷加添新意。本月底至
下月初，香港芭蕾舞團將聯同英國
皇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者馬修．鮑爾
以及荷蘭國家芭蕾舞團首席舞者康
斯坦丁．艾倫，演繹三藩市芭蕾舞
團駐團編舞家波索克霍夫編創的全
新製作《天鵝湖》。

雖說今時今日《天鵝湖》已然
成為世界各地芭蕾舞團常備舞碼，
但在最初面世的幾十年間，卻一直
面臨被冷落甚至被遺忘的尷尬。個
中緣由，還要從《天鵝湖》首演失
敗說起。

事緣一八七一年，三十一歲的
柴可夫斯基來到妹妹家中小住，希
望為外甥們送上一首根據德國童話
作品改編的獨幕芭蕾舞劇。四年
後，莫斯科大劇院藝術總監邀約作
曲家為大型芭蕾舞劇《天鵝湖》配
樂，並許諾事成後支付八百盧布酬
金。對於在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
年收入一千五百盧布的柴可夫斯基
而言，這般豐厚報酬自是吸引，而
更重要的是，當時在交響樂創作已
頗有建樹的作曲家，終於可以藉此
機會在芭蕾音樂創作上一展身手。

可是，作品面世後遭受的指責
與非議，完全超出柴可夫斯基意料
之外。聖彼得堡等地報紙刊出評論
文章，稱此作 「完全沒有可看之
處」 。排練不足，女主角臨時更
換，樂隊篡改樂譜，如是種種都成

為《天鵝湖》首演的硬傷，令到這
部傑作被無辜 「雪藏」 ，直到數十
年後柴可夫斯基去世，才重新被後
世發現。

一八九五年，俄羅斯天才編舞
家彼季帕與列夫．伊凡諾夫重新編
創，再經由聖彼得堡馬林斯基芭蕾
舞團重新演繹，《天鵝湖》終於一
演成名。新編版本中有眾多亮點，
包括第三幕黑天鵝奧狄莉的獨舞。
女舞者需要一口氣完成三十二個
「揮鞭轉」 ，且整個過程中腳尖移

動的範圍不能超過一條皮帶圍成的
圓圈。這對於女舞者的力量、技巧
以及身體平衡協調能力，都是十足
考驗，被視作芭蕾舞劇女舞者的
「試金石」 。

當年柴可夫斯基希望《天鵝
湖》音樂不僅是舞蹈伴奏，更能成
為有獨立性情和個性的藝術品，可
這超前理念生不逢時。多年後，一
代代編舞家的改編版本，讓他的未
竟理想成為現實。音樂與舞蹈的對
話，在《天鵝湖》中各有特色而又
能渾然如一，這恰恰是藝術融通與
互動之美的絕佳呈現。

玉蘭花為稀
貴品種，每年春
寒料峭開花一
次，白色紫色花
朵碩大，花期不
過幾天，甚為珍
貴。

記得七八十
年前上小學時，

為了觀看玉蘭花，我們要到很遠的
頤和園。那時沒有大轎車，學校租
了一輛貨車，學生每人拿一個小板
櫈，坐在後面拉貨的車廂裏，經過
幾個小時顛簸到了頤和園。穿過人
群，來到古香古色的玉瀾堂，看到
院子裏的兩株玉蘭樹，滿樹大朵白
花，開得正旺。觀賞的人絡繹不
絕，這段賞花記憶一直深深刻在我
的腦海中。

大學畢業後，我幾次出國，在
駐外使館工作，兒時的記憶漸漸淡
忘。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搬
入北京朝陽區嘉禾園小區，一個偶
然的機會，玉蘭花又浮現在我的眼
前。

那是一個初春，我們到離家不
遠的龍潭湖公園散步，進門一眼便

看到湖邊的迎春花已經開放，隨後
映入眼簾的是，湖邊的幾株玉蘭
樹，白色的玉蘭花已經綻放，紫色
的玉蘭花含苞欲滴。我吃驚不小，
心裏想： 「觀賞玉蘭花再不用去頤
和園了。」

轉過年來，更使我吃驚的是，
小區庭院的幾株玉蘭樹，迎着春風
也開出白色的花朵。原來小區新
建，美化庭院時，工人們移種了幾
株玉蘭樹。望着潔白的玉蘭花，我
心中不禁自言自語： 「玉蘭花已走
近百姓。」

現在年紀大了，住進養護中
心。這裏有二十棟樓房，供居家養
老所用。春天到來，花草發芽，樹
木返青。忽一日觀賞到，就在我們
居住的樓前，幾株玉蘭樹綻放出白
色花朵。住客不少人前來觀賞，我
們每次經過，不僅可以賞花，還能
聞出淡淡的清香。

玉蘭是珍貴的品種，如果說過
去是 「物以稀為貴」 的話，那麼今
天它廣為移種，仍不失其高貴的品
格。玉蘭花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
中，它的變遷也彰顯了社會的發展
和進步。

人生在線
延 靜

玉蘭靠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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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的國度
如果提到如今

歐美暢銷書，很搶
風頭的無疑是《火
焰與陰影之屋》和
《鐵焰》等小說，
不僅締造了破紀錄
的預售成績，並且
許多書店舉辦了
「午夜首賣」 活

動，彷彿又看到當年《哈利波特》和
《暮光之城》問世時的空前盛況。

顧名思義，這些小說都有着奇幻
色彩，同時不失浪漫情節，這正是當
下在西方興起的浪漫奇幻小說
（romantasy），即英文 「浪漫」 和
「奇幻」 的混合體，適用於融合兩種
類型元素的小說體裁。目前有關該術
語的來歷說法不一，早在二○○八年
的英文《城市詞典》裏便已出現，這
款流行線上詞典專供網友發表對一些
英文流行辭彙或俚語的解釋，近年該
詞彙的使用量已呈爆炸式增長，大量
用於社交媒體和奇幻愛情遊戲的營銷
文案中。

就浪漫奇幻小說本身而言，通常
以奇幻故事為主體，雜糅仙女、魔法
等內容，但經典的浪漫橋段也必不可
少，從敵人到情人、靈魂伴侶以及三
角戀等浪漫元素常是情節的驅動力。
比如在歐美此類暢銷小說中，有關於
魔法師的歷史浪漫故事，如弗雷婭．
馬爾斯克的《奇妙之光》；也有關於
競爭龍騎士的史詩浪漫故事，如麗貝
卡．亞羅斯的《第四翼》；還有展露
人性陰暗面的國王為主角的暗黑浪漫
小說，如雷文．甘迺迪的《鍍金囚
徒》，以及以脾氣暴躁的仙女教授為
主角的舒適浪漫小說，如希瑟．福塞
特的《艾米莉．王爾德的仙女百科全
書》等。在這些小說中，讀者可以探
索各種各樣的奇妙關係，例如身為吸
血鬼的戀人、希臘神話中的諸神、穿
着閃亮盔甲的騎士或遊走於道德邊緣
的惡棍等等，伴隨着故事情節跌宕起
伏的發展，時而有驚險、快節奏的冒
險，時而有令人沉醉、緩慢燃燒的愛
情。

在西方眾多的浪漫奇幻小說家之
中，莎拉．馬斯是佼佼者之一，她的
《玻璃王座》和《荊棘與玫瑰法庭》
系列最受歡迎，如今已被譯成近四十
種語言並在全球售出三千七百萬冊。

而啟發她走上這條創作之路的，是英
國作家托爾金的奇幻小說《魔戒》，
用她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的話說，在
幻想世界中，一方面有黑暗力量，另
一方面還有試圖拯救世界的勇者，這
實在讓人着迷。而曾經捧紅了JK羅琳
的英國著名出版商布魯姆斯伯里，也
成了馬斯的伯樂，在過去十二年裏為
她出版了十多本書，使其享有了明星
般的影響力，出版商甚至將浪漫奇幻
小說形容為 「由她引領的流派」 。

實際上，浪漫奇幻小說之所以暢
銷，部分原因是這些作家在社交媒體
上擁有大量忠實粉絲，反過來又助推
了該小說類型的商業成功。以馬斯為
例，光是在TikTok上，帶有與她的書
籍相關主題標籤的影片就有超過一百
四十億次觀看。在專門提供書籍相關
內容的平台BookTok上，粉絲們熱烈
分享他們的書籍排名、新書中可能出
現情節的猜測、最喜歡的名言集錦以
及受書籍啟發的服裝等等。

與此同時，浪漫奇幻小說為讀者
提供了一個探索自己幻想的空間，從
古代的戰場到現代的辦公室，總有一
個故事背景符合你的口味，這是其他
類型書籍所無法提供的。如同小說
《太陽女王的審判》的作者妮莎．圖
利所說， 「在這個奇幻的世界中，你
可以對號入座，也能夠隨心所欲，比
如你可以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進行復
仇或與敵人握手言和」 ，這種情景只
能在幻想世界中創造。另外，這一類
型小說的吸引力還在於，常以性格堅
強又細緻入微的女性為主角，正如
《墮落者王座》的作者克里．馬尼斯

卡爾科所言，這裏沒有需要拯救的少
女，奇幻讓女性擁有了一切，她們被
允許變得強大，以完成史詩般的任
務，而浪漫主義又讓她們能從各方面
平等的伴侶中找到愛情，這些故事尤
其吸引女性讀者。

除此之外，實現身份平等也是浪
漫奇幻小說流行的一大因素。剛剛出
版了《星塵之城》的作者喬治亞．薩
默斯，就嘗試讓有色人種進入奇幻世
界，書中的敘事不再是傳統的白人男
性為主，也不光有歐洲中世紀的村莊
場景。而作家安娜莉．斯布拉納在
《荒野傳說》中，索性將角色陣容全
部設定為黑人，在她看來，小說的讀
者來自不同種族和各行各業，這樣的
創作反映了人類族群多樣性的深度和
廣度。從實際效果來看，讀者的反饋
是正面的。

從更深意義上講，浪漫奇幻小說
的流行某種程度上正是時代的縮影。
如同出版商布魯姆斯伯里的負責人所
說，奇幻作品常與它所處的時代對
話，當全球範圍內政治、經濟和社會
充滿不確定性時，讀者便產生了逃避
的需要，人們希望遠離現實世界，而
浪漫奇幻小說可以作為現實和想像之
間的緩衝，並以故事的方式給我們一
個充滿希望的結局。雖然奇幻的另一
個子類型 「恐怖黑暗」 在二○一○年
因小說《權力的遊戲》而變得流行，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舒適的奇幻、浪
漫和童話奇幻的崛起，這恰恰說明人
們需要這些書籍帶來更多振奮人心的
感覺，讓我們以更平和包容的心態去
看待周遭變化莫測的世界。

▲莎拉．馬斯著《玻璃王座》《荊棘與玫瑰法庭》等作品。 資料圖片

惠此簡書

市井萬象

湖北省博物館策劃的專題展覽 「惠此簡
書──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 開幕。本次展
覽共展出睡虎地秦簡二十八枚及 「中國最早
的家書」 木牘一件，並首次同步展出最新的
科技考古研究成果── 「喜」 的3D復原頭
像。

雲夢睡虎地M11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
五枚竹簡，內容包括當時的法律制度、行政
文書和醫學著作等。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曾
入選全國 「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並在二○
○七年之後少量局部展出。 新華社

▲ 「惠此簡書──睡虎地秦墓出土簡牘」 展出的睡虎
地秦簡《語書》。

英倫漫話
江 恆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李以建

我與金庸

近三十年前，我初來乍到香港，經當時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老師
舉薦到金庸先生身邊工作。金庸先生囑我做
的第一件事，是整理並加以分類登記他多年
來閱讀和收藏的書籍，一部分是從他家中書
房搬來的，一部分是辦公室書櫥上的。我把
需整理登記的書籍分批攤放在金庸辦公室的
地毯上，逐一翻閱，登記入冊。有時不自禁
會隨着翻開的書頁而閱讀起來，偶爾金庸先
生來辦公室，他只是微笑地詢問幾句，從不
管我的具體工作和進度。

金庸先生擁有的圖書，主要有四類：文
學、歷史、佛教、圍棋。令我印象極深的
是，他擁有多套《大藏經》，其中有普慧大
藏經刊行會一九四四年版的《南傳大藏經》
和《大藏經》；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原編
輯、中華佛教文化館大藏經委員會一九五七
年版的《大藏經》；以及修訂中華大藏經會
一九七四年版的《中華大藏經》。還有許多
線裝本的佛經，如《楞嚴經》、《大智度
論》、《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等等，以及大
量英文版的佛學經典和研究著作。如果這只
是作為個人的藏書，或許不少愛書者、藏書
家、學者專家都遠超過他，但難能可貴的

是，幾乎每本佛教書籍金庸先生都翻閱過，
其中絕大部分都留下他點讀時所做的紅筆圈
點和批註。

金庸先生的讀書習慣是直接用紅筆在書
頁上點讀，寫批註。他素以博聞強記令人印
象極深，且有過目不忘的驚人之處。他閱讀
量之大、涉獵之廣，通常學者都難以相比。
他記憶力超人，很多書籍讀後就直接在寫作
中引用，不需再查對原書。他讀過的書籍恍
如被全部印刻在他的大腦硬盤裏，存放在記
憶庫中，隨時可用他的天才檢索提取出來查
閱改寫，以他的般若來融會貫通，重新創
作，自成一體。〈談 「色蘊」 〉就是明證。
它分為七個部分，作為 「聽香室筆談」 連續
發表在香港《內明》佛教月刊上（一九七七
年十一月一日第六八期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一
日第七四期）。這篇佛教研究的長篇論文，
邏輯縝密，條理清晰。所論所證均引經據
典，信手拈來；所思所議亦獨特新穎，非初
學能有。

不過，根據金庸〈後記〉自述， 「我於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間開始親近佛法」 ，至此
文的第一部分問世，才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
間，至全文的刊發也才一年半的時間。他能

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閱讀如此之多的佛教
經論，撰寫出如此論理深邃、見解獨到的佛
學論文，委實令人訝異。我以為，不用累世
修行所得，無法解釋。恰如金庸於一九七七
年在《俠客行．後記》談到，小說雖體現出
「大乘般若經以及龍樹的中觀之學」 ， 「極
力破斥繁瑣的名相戲論」 ， 「強調 『無
着』 、 『無住』 、 『無作』 、 『無願』 」 ，
但自己 「寫《俠客行》時，於佛經全無認識
之可言，《金剛經》也是去年十一月間才開
始誦讀全經，對般若學和中觀的修學，更是
今年春夏間之事」 。他坦誠表白： 「此中因
緣，殊不可解」 。

金庸的文字般若更表現在天賦異稟的文
字表達能力。無論多麼艱深的理論，他都能
將其化為最平白通俗的白話加以表達。古人
晦澀難解的文言文，他引用時總是能以平直
樸實的直譯重新複述道明。西方哲學經典同
樣也難不倒他，照樣能化繁為簡，變難為
易。恰如金庸在〈談 「色蘊」 〉中說到，佛
陀認為眾生平等， 「佛陀對任何人都說法，
不論是國王、大臣、富翁、貴婦，還是傭
僕、奴隸，他都肯不厭求詳的教導」 ， 「如
果他的話中包括大量抽象概念和專門名詞，

好像後世佛學者們所說的那樣，這許多沒有
什麼知識的人又怎麼聽得懂，又怎麼能得到
解脫？」 金庸的寫作自始至終奉此身體力
行。《金庸學佛》除了〈談 「色蘊」 〉，其
餘的文章都是根據金庸手稿整理，首次發
表，篇名為編者擬寫。其中 「佛經故事」
七則、〈佛義淺釋〉，可謂金庸踐行宣揚
佛法的嘗試。〈佛教八宗〉則是〈談 「色
蘊」 〉的補充。

二○一八年金庸先生逝世後，承蒙金庸
夫人查林樂怡女士的信任，讓我參與整理先
生的遺物，尤其是他的藏書和部分手稿。再
度面對金庸先生擁有和閱讀過的數萬冊書
籍，睹物思人，先生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
我的眼前。雖然不能親聆他的教誨，但我發
願投入全部身心和精力認真仔細整理他的書
籍和手稿。經過三年多的努力，絕大部分藏
書已經完好地轉交給香港文化博物館的金庸
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同時，盡自己的淺陋
學識，將他研究、翻譯和撰寫的心得筆談，
歸類梳理，陸續編輯出版，公諸於世，以
期所有的金迷和眾多的研究者能更深更廣
地了解金庸，打開並探索金庸深邃的知識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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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西札記
李 夢

《天鵝湖》百年傳奇


